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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的主要交通工具。“到乡上买

电视，甚至买猪、牛、羊，都能从

溜索上运过来。”普肆叁说。落后

的交通、闭塞的环境，让怒族群众

曾长期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贫困生

活。到了20世纪70年代，普肆叁童

年时期，村里还很少有外人来，村

民见到生人甚至会关门躲起来。

“滑溜索其实很危险，每年都

会听说又有人掉到江里，连尸体都

找不到。”他说，“但有了溜索，我们

总算是和外面的世界连通了。”

随着脱贫攻坚战打响，怒江州

的基础设施建设迈上新台阶。1954

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怒江州境内没

有一条公路，如今全州已有136座各

类跨江桥梁，乘车沿着怒江行走，

人行吊桥、汽车吊桥、钢铁大桥等

各种桥梁映入眼帘，如同在参观一

座巨大的“桥梁博物馆”。

大大小小的桥梁连通了怒族村

寨与外面的世界，也连通了每一位

怒族群众通往梦想的道路。尤其是

2019年美丽公路的建成通车，将怒

江州的村村寨寨连在了一起。

44岁的怒族妇女根四付说，

交通不便的日子她早就过够了。

1993年，她怀胎十月临产，但挺着

大肚子没法滑溜索去江对面的乡卫

生院，只能自己在家把儿子生了下

来。“这在当时并不稀奇，很多人

因出行不便，只能在家生孩子。”

她说。

如今，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

根四付便和丈夫尹利命从怒江西岸

来到东岸谋生，两口子从银行贷了5

万元无息贷款，在乡上开起两家小

店。根四付会缝衣服，开了一间怒

族民族服装店。丈夫尹利命跟别人

学了一阵修理电视机，开了一家电

器维修店，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扶持创业就业
群众有活干有钱赚

新中国成立前，怒族聚居区

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非常

落后，长期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

腹的悲惨生活。过去，怒族群众在

生产上刀耕火种、木棍点播，以木

锄、石锄、石刀、石斧为生产工

具，木臼、木碗、竹桶为生活用

具。由于受工具所限制，人们只能

从事一些简单的生产劳动，如通过

采集、狩猎的方式来维系自身的生

存以及种族繁衍。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

扶持下，怒族群众贫困问题大大缓

解，绝对贫困人口的比重每年都有

所下降。然而，由于受到恶劣的自

然环境限制，“输血式”“单项扶

贫”等扶贫方式，并没有给深居怒

江大峡谷的怒族群众带来根本性转

变，贫困和返贫现象依旧困扰着

他们。

“怒江州农业生产环境恶劣，

是引发贫困的原因之一。”怒江

州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怒族栖

息的地方没有一个坝子，只有一些

小台地、小河滩。居住的地方基本

上都是高山河谷，耕地是陡坡地，

而且人多地少。加之，怒族群众在

农作物种植方面一直沿用“自然经

济”模式，靠天吃饭，无法引入先

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怒江州缺条件，但不缺精神，

不缺斗志。面对诸多现实问题，怒

江州因地制宜，通过政策支持、能

人带动、帮助就业等方式，大力发

展林下产业、高山茶产业等，确保

群众有稳定收入来源。

“结合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

发展草果、老姆登茶等产业；结合

壮美的自然人文景观和多样的民族

风情，发展旅游产业。同时，引进

一些企业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

‘扶贫车间’，带动贫困户就业。”

怒江州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以

此来确保怒族群众有事做，有钱赚”。

在怒江州福贡县匹河乡，碧罗

雪山半山腰的缓坡地带，有一个名

叫老姆登的怒族村落，近年来在村

民郁伍林的影响和带动下，成了有

名的旅游打卡地。一批又一批“背

包客”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体验

怒族传统文化，领略峡谷风情。老

姆登村绝大多数村民也从背着锄头

“看天吃饭”，摇身一变端起旅游

业“金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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